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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
年
前
的
香
港
，
創
意
盎

然
，
一
切
都
來
去
匆
匆
；
特
別

是
流
行
文
化
。
那
年
代
香
港
人

都
很
忙
，
忙
工
作
，
忙
賺
錢
，

忙
進
修
，
忙
娛
樂
，
忙
吃
喝
玩

與
旅
遊
。
猶
記
得
以
大
富
豪
與
中
國
城

為
代
表
的
尖
東
區
，
夜
夜
笙
歌
，
人
們

花
在
飲
食
的
錢
難
以
計
算
。

消
費
的
配
套
使
創
作
人
喊
停
，
有
人

提
出
：
﹁
請
暫
停
創
作
，
新
的
意
念
很

好
，
但
我
們
最
好
先
消
化
一
下
。
﹂
說

話
者
是
一
位
平
面
設
計
師
，
他
說
不
要

浪
費
意
念
，
因
為
它
們
還
要
好
好
的
發

芽
生
長
。
其
時
崇
尚
生
活
風
格
與
流
行
文
化
，

好
歌
一
首
接
一
首
，
個
人
唱
作
歌
手
與
樂
隊
組

合
排
隊
拿
獎
。
生
產
頻
繁
與
棄
舊
立
新
的
不
良

習
慣
，
到
了
青
黃
不
接
的
後
期
，
便
產
生
了
大

批
即
收
即
棄
的
作
品
；
現
在
人
們
都
把
那
些
作

者
的
名
字
與
作
品
，
忘
記
得
一
乾
二
淨
。

近
日
觀
賞
吳
國
敬
與
鄧
建
明
及
太
極
樂
隊
的

演
出
，
周
邊
的
觀
眾
都
是
卅
年
前
有
份
浪
費
好

作
品
，
視
創
作
不
斷
為
理
所
當
然
的
人
。
我
們

現
在
發
現
倉
庫
的
收
藏
淺
了
，
於
是
要
把
老
本

拿
出
來
細
細
嚼
嚐
，
重
享
原
汁
原
味
。
幸
而
寶

刀
未
老
，
原
來
的
創
作
人
仍
能
保
持
年
輕
的
精

力
，
至
少
他
們
努
力
驅
走
老
氣
，
有
一
口
呼
吸

都
會
走
到
鼓
台
與
咪
前
，
在
台
板
跳
躍
搖
擺
。

台
下
的
情
況
也
一
樣
，
大
家
一
起
高
唱
太
極
的

︽
紅
色
跑
車
︾、︽
一
世
回
味
︾、
︽
留
住
我
吧
︾
與

︽C
rystal

︾
；
還
有
吳
國
敬
的
︽
說
過
要
你
快

樂
︾、
︽
玩
火
︾
以
及
︽
你
是
我
心
上
人
︾⋯

⋯

演
唱
會
的
現
象
有
許
多
閱
讀
的
空
間
，
看
表

演
者
一
時
間
把
咪
遞
向
觀
眾
，
台
下
的
觀
眾
總

又
能
接
住
唱
，
把
歌
曲
完
成
，
等
待
台
上
人
說

給
掌
聲
予
自
己
。
近
日
的
演
唱
會
均
非
常
刻
意

地
把
歌
詞
放
在
熒
幕
上
發
放
，
大
家
像
返
回
學

校
，
一
起
高
歌
。
再
次
，
連
繫
香
港
人
的
還
是

中
文
流
行
歌
曲
，
一
開
口
，
好
日
子
又
復
活

了
。

百
家
廊

陳
　
莉

齊歌唱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研
究
周
作
人
的
著
作
可
謂
汗
牛
充
棟
，
真
是
教
人

目
不
暇
給
，
劉
紹
銘
似
乎
特
別
喜
愛
卜
立
德
︵D

.
E
dw

ard
Pollard

︶
所
翻
譯
的
周
氏
散
文
選
，
當
中

有
英
式
幽
默
，
雋
永
奇
崛
；
卜
立
德
還
著
有
︽
一
個

中
國
人
的
文
學
觀—

—

周
作
人
的
文
藝
思
想
︾，
堪

與
楊
牧
的
︽
周
作
人
與
古
典
希
臘
︾
互
為
輝
映
。

︽
周
作
人
與
古
典
希
臘
︾
也
許
擺
脫
不
了
早
年
比
較
文

學
的
套
路
，
論
述
處
處
見
出
保
羅
．
梵
．
第
根
︵P

aul
V

an
T

iegham

︶﹁
源
泉
說
﹂
的
影
響—

—

是
的
，
楊
牧
不

免
從
周
氏
的
讀
書
和
旅
行
的
經
驗
談
起
，
說
他
在
留
學
東

京
時
認
識
了
希
臘
，
﹁
希
臘
思
想
的
各
種
現
象
以
及
日
本

化
中
含
蓄
沉
靜
的
一
面
在
他
文
學
範
疇
經
組
成
最
澎
湃
的

異
國
質
素
﹂，
這
就
是
﹁
源
泉
說
﹂，
但
此
文
的
好
處
是
務

實
而
仔
細
，
引
據
非
常
豐
滿
，
分
析
也
非
常
具
體
。

比
較
文
學
對
我
來
說
，
約
略
是
一
門
遙
遠
的
學
問
，
有

一
段
日
子
，
梁
秉
鈞
︵
也
斯
︶
在
香
港
大
學
教
比
較
文

學
，
我
常
去
旁
聽
，
也
有
幸
參
與
一
些
研
究
會
，
那
時
總

是
想
，
如
何
才
可
以
在
知
識
與
趣
味
的
兩
難
中
走
出
一
條

﹁
活
路
﹂
？
如
何
才
可
以
在
一
大
堆
互
相
複
印
的
論
著
中

淘
沙
見
金
，
避
免
人
云
亦
云
？

比
較
文
學
的
論
著
總
有
若
干
不
可
免
俗
的
套
路
，
比
如

美
國
人
沃
爾
夫
︵E

.
W

olff

︶
大
談
︽
西
方
對
三
十
年
代

中
國
散
文
的
影
響
︾，
當
中
談
到
魯
迅
、
郭
沫
若
和
周
作

人
留
學
日
本
，
在
﹁
丸
善
﹂
等
書
店
購
買
外
國
圖
書
，
從

而
也
受
到
了
西
方
的
影
響
；
也
談
到
英
國
文
學
之
於
徐
志

摩
、
馬
克
思
主
義
之
於
左
翼
文
學
，
從
而
認
定
西
方
都
對
三
十
年
代

的
中
國
散
文
發
生
過
巨
大
的
影
響
。

可
在
年
少
輕
狂
的
讀
者
如
我
看
來
，
這
文
章
弊
在
太
﹁
宏
觀
﹂

了
，
遠
遠
不
如
楊
牧
的
﹁
微
觀
﹂
文
章
那
麼
耐
讀
，
楊
牧
的
方
法

可
能
不
算
新
鮮
，
論
點
卻
是
非
常
獨
到
：
﹁
周
作
人
的
希
臘
學
術

基
本
上
是
中
國
思
想
的
一
部
分
﹂，
其
中
存
在
㠥
不
少
問
題
和
矛

盾
，
它
也
還
未
成
系
統
；
又
說
到
﹁
周
作
人
根
本
上
是
儒
家
傳
統

的
學
者
，
他
對
希
臘
種
種
劍
及
履
及
地
表
達
他
的
回
應
，
並
且
熱

心
於
二
者
的
綜
合
，
可
是
他
並
不
能
把
所
有
希
臘
和
中
國
課
題
一

律
加
以
調
合
詮
釋
﹂，
那
時
邊
讀
邊
想
，
信
是
一
條
可
以
走
下
去
的

﹁
活
路
﹂
了
。

其
時
也
拜
讀
了
趙
毅
衡
的
︽
意
象
派
與
中
國
古
典
詩
歌
︾，
此
文

資
料
翔
實
，
但
只
能
強
調
意
象
派
受
中
國
古
典
詩
歌
的
深
遠
影
響
，

強
調
﹁
我
們
民
族
文
化
對
世
界
的
影
響
，
這
個
榮
譽
，
不
便
拱
手
讓

人
﹂，
卻
沒
有
對
中
國
古
典
詩
歌
與
美
國
意
象
派
詩
歌
作
出
綜
合
的

分
析
和
研
究
，
說
不
清
楚
為
什
麼
中
國
古
典
詩
歌
只
在
美
國
發
生
影

響
力
，
而
不
是
在
法
國
、
英
國
、
德
國
或
意
大
利
也
發
生
類
近
的
影

響
？比

較
文
學
的
論
著
總
是
愛
用
一
個
﹁
與
﹂
字
作
為
二
項
的
中
介
，

可
是
整
體
上
大
多
毫
無
新
意
，
往
往
只
能
呈
現
若
干
支
離
破
碎
的
局

部
關
係
。
比
如
有
不
少
文
章
大
談
布
萊
希
特
︵B

ertolt
B
recht

︶
的

影
響
，
談
到
︽
高
加
索
灰
闌
記
︾，
都
說
那
是
根
據
元
代
李
行
道
的

︽
包
侍
制
智
勘
灰
闌
記
︾
演
化
出
來
的
，
那
大
概
也
是
一
種
﹁
榮
譽

不
便
拱
手
讓
人
﹂
的
心
態
吧
，
論
者
大
概
不
知
道
，
李
氏
的
︽
灰
闌

記
︾
源
出
聖
經
所
羅
門
斷
子
案
。

話說楊牧與周作人
葉　輝

琴台
客聚

內
地
消
息
載
，
福
建
省
福
州
市
一
青

年
帶
拍
拖
半
年
之
女
友
回
家
見
父
母
，

父
親
驚
覺
未
來
兒
媳
太
似
他
已
逝
去
多

年
之
亡
妻
，
仔
細
查
究
，
最
穩
當
是

﹁
去
驗D

N
A

﹂，
細
驗
之
下
，
該
少
女
果

然
是
他
多
年
前
失
散
的
女
兒
，
出
生
之
後
生
母

貧
病
把
女
兒
送
了
給
另
一
家
人
撫
養
，
母
逝
後

該
人
家
搬
了
去
另
一
城
市
居
住
，
如
此
查
清
楚

一
對
情
侶
頓
成
親
兄
妹
，
喜
劇
變
成
親
情
憫
人

劇
。
兄
妹
慶
幸
及
早
發
覺
，
否
則
成
為
亂
倫
鴛

侶
了
。

此
誠
非
︽
雷
雨
︾
般
之
戲
劇
情
節
，
筆
者
看

後
有
深
刻
體
會
。
本
人
少
時
﹁
解
放
前
﹂
父
為

華
南
最
大
米
商
富
家
，
生
母
是
二
房
︵
二

奶
︶。
早
年
父
甚
風
流
共
有
五
房
老
婆
。
解
放
後
父
親
被

控
﹁
擾
亂
糧
食
供
應
﹂
被
逮
去
坐
監
，
家
道
中
落
四
散
，

三
、
四
、
五
房
帶
㠥
四
個
女
兒
星
散
，
據
說
四
五
兩
房
小

媽
改
嫁
去
了
南
洋
。
於
是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中
筆
者
來
港

去
了
﹁
行
船
﹂︵
航
海
︶，
長
房
大
媽
有
兩
個
女
兒
同
時
告

誡
筆
者
，
到
南
洋
走
動
不
要
太
風
流
到
處
追
索
女
性
，
因

她
們
所
知
隨
四
五
房
走
落
南
洋
的
兩
位
杜
家
姐
妹
，
全
都

是
面
目
娟
好
的
小
美
人
。
阿
杜
航
海
到
星
馬
泰
如
隨
便

﹁
溝
女
﹂，
小
心
﹁
溝
﹂
中
了
一
個
自
己
之
親
妹
，
就
可
能

發
生
兄
妹
亂
倫
之
悲
劇
。
所
以
當
年
本
人
在
星
馬
走
動
就

十
分
小
心
，
千
萬
不
能
﹁
溝
錯
靚
女
索
錯
油
﹂，
當
然
如

此
天
涯
巧
合
之
事
絕
無
發
生
過
，
但
也
確
有
過
戰
戰
兢
兢

的
時
候
。
時
至
今
日
當
然
不
用
擔
心
，
如
去
年
阿
杜
好

友
鄧
達
智
幫
忙
，
尋
㠥
在
大
學
初
戀
的
一
位
久
別
鄧
姓

侄
女
，
乍
得
相
逢
彼
此
都
呆
了
。
當
年
在
大
學
初
別
，

彼
此
都
不
滿
廿
歲
，
去
年
在
鄧
達
智
穿
引
下
相
見
，
已

是
五
十
年
後
之
事
。
昔
年
初
戀
少
男
女
今
日
雙
方
都
是

年
過
七
十
歲
之
老
人
，
夢
斷
香
消
五
十
年
，
今
日
重
逢

已
是
隔
世
，
百
般
滋
味
在
心
頭
。
雙
方
都
呆
若
木
雞
，

開
口
無
言
。
雙
方
都
各
經
人
生
變
幻
，
白
髮
對
白
頭
，

什
麼
誤
會
都
不
會
產
生
，
直
到
如
今
兩
個
老
人
間
中
仍

有
個
電
話
互
相
寒
暄
幾
句
。
雙
方
心
如
止
水
，
只
空
嘆

歲
月
無
情
，
人
生
多
變
幻
。
相
隔
五
十
年
，
其
中
經
千

里
追
蹤
才
得
再
見
，
即
使
是
家
中
親
人
乍
見
也
不
勝
心
內

唏
噓
，
更
何
況
是
半
生
前
求
學
時
期
的
初
戀
？
至
此
深
覺

人
生
如
夢
也
是
人
生
如
戲
，
而
今
日
自
嘆
﹁
過
於
長

命
﹂，
時
到
老
邁
之
年
，
仍
然
有
如
許
人
生
喟
嘆
，
此
生

真
是
沒
有
白
活
白
過
也
。

人生如戲
阿　杜

杜亦
有道

在
電
影
︽
錢
學
森
︾
裡
面
，
錢
夫
人
蔣
英
表
現
出
堅
定
的
愛
國
情

懷
，
許
多
人
都
會
奇
怪
，
為
什
麼
一
個
女
高
音
歌
唱
家
，
長
期
留
學
歐

洲
，
受
到
西
方
思
想
的
薰
陶
，
會
那
麼
個
靠
近
共
產
黨
？

這
和
蔣
介
石
、
宋
慶
齡
的
恩
怨
情
仇
很
有
關
係
。
蔣
英
的
父
親
是
蔣

百
里
，
是
國
民
革
命
軍
的
元
老
，
與
國
民
黨
有
很
深
厚
的
淵
源
。
國
民

黨
裡
面
有
左
派
，
也
有
右
派
，
蔣
介
石
是
大
右
派
，
蔣
百
里
和
國
民
黨
裡
面

的
反
蔣
分
子
，
頗
有
交
情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一
個
人
物
就
是
鄧
演
達
。
鄧
演

達
廣
東
惠
州
市
惠
陽
區
人
，
歷
任
黃
埔
軍
校
教
練
部
副
主
任
、
黃
埔
軍
校
教

育
長
、
國
民
革
命
軍
總
司
令
部
政
治
部
主
任
兼
武
漢
行
營
主
任
、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政
治
委
員
會
委
員
、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軍
事
委
員
會
總
政
治
部
主
任
等
。
在
國
民
黨
內
部
屬
於
左
派
。
一
九
二
七

年
一
月
，
蔣
介
石
擅
自
決
定
遷
都
南
京
。
鄧
演
達
堅
決
反
對
，
於
二
月
九
日

同
徐
謙
等
五
人
在
武
漢
組
成
行
動
委
員
會
，
開
展
反
蔣
活
動
。
之
後
，
鄧
演

達
多
次
發
表
講
話
，
闡
述
反
對
﹁
軍
事
指
揮
黨
﹂，
被
蔣
介
石
視
為
心
腹
之

患
。
一
九
二
七
年
蔣
介
石
發
動
﹁
四
一
二
﹂
政
變
，
鄧
演
達
主
張
東
征
討

蔣
，
沒
有
被
汪
精
衛
採
納
。
後
來
，
鄧
離
開
武
漢
，
經
榆
林
、
包
頭
，
穿
沙

漠
，
越
西
伯
利
亞
，
於
十
月
十
五
日
到
達
莫
斯
科
。
在
此
期
間
，
中
共
發
動

八
一
南
昌
起
義
。
鄧
和
宋
慶
齡
未
參
加
，
但
仍
被
推
選
為
革
命
委
員
會
七
人

主
席
團
成
員
。
十
一
月
一
日
，
宋
慶
齡
、
鄧
演
達
和
陳
友
仁
在
莫
斯
科
發
表

了
︽
對
中
國
及
世
界
革
命
民
眾
的
宣
言
︾，
聲
明
繼
承
孫
中
山
遺
志
，
堅
持

反
帝
反
封
建
，
提
出
組
織
﹁
中
國
國
民
黨
臨
時
行
動
委
員
會
﹂︵
中
國
農
工

民
主
黨
前
身
︶，
繼
續
與
新
舊
軍
閥
鬥
爭
。
一
九
三
○
年
五
月
鄧
演
達
回

國
，
八
月
九
日
與
譚
平
山
等
人
在
上
海
法
租
界
格
羅
希
路
大
福
里
︵
今
延
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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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
組
建
中
國
國
民
黨
臨
時
行
動
委
員
會
︵
中
國
農
工
民
主
黨

前
身
︶，
任
中
央
幹
事
會
總
幹
事
，
進
行
反
蔣
活
動
。
一
九
三
一
年
八
月
十

七
日
由
於
叛
徒
陳
敬
齋
告
密
，
被
關
押
在
監
獄
，
蔣
英
的
父
親
蔣
百
里
也
涉

及
了
反
對
蔣
介
石
的
活
動
，
與
鄧
關
在
一
個
監
獄
中
，
等
候
軍
事
法
庭
的
審

判
，
很
有
可
能
判
處
死
刑
。
當
時
，
孫
中
山
夫
人
宋
慶
齡
在
外
不
斷
展
開
營

救
活
動
，
陳
誠
作
為
蔣
百
里
的
學
生
，
也
暗
作
配
合
，
蔣
英
經
常
到
監
獄
探

望
父
親
，
趁
機
會
也
探
望
鄧
演
達
，
暗
中
把
鄧
的
信
息
帶
給
鄧
夫
人
，
也
把

監
獄
外
的
訊
息
，
帶
給
了
鄧
演
達
，
這
是
風
險
非
常
高
的
動
作
，
如
果
被
蔣

介
石
發
現
，
必
死
無
疑
。
當
時
已
經
發
生
了
九
一
八
事
變
，
蔣
英
和
宋
慶
齡

一
樣
，
覺
得
反
對
蔣
介
石
內
戰
政
策
和
濫
殺
無
辜
，
主
張
抗
日
，
並
沒
有
不

對
。
她
其
實
已
經
有
了
國
民
黨
左
派
的
思
想
。
一
九
三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宋
慶
齡
第
二
次
來
南
京
，
利
用
自
己
特
殊
身
份
闖
入
中
央
軍
人
監
獄
探
望

鄧
演
達
。
四
日
之
後
，
蔣
介
石
下
命
令
在
南
京
秘
密
處
決
鄧
演
達
。
十
二
月

初
，
鄧
演
達
被
殺
消
息
走
漏
。
宋
慶
齡
再
次
趕
赴
南
京
，
向
蔣
介
石
質
問
，

蔣
知
道
無
法
隱
瞞
，
遂
說
：
﹁
鄧
演
達
已
經
被
槍
決
了
。
﹂
宋
慶
齡
當
即
掀
翻
茶
几
，

憤
然
離
去
。

蔣英、蔣介石、宋慶齡的恩怨情仇
范　舉

古今
談

今
屆
香
港
舞
台
劇
獎
頒
獎
禮
已

經
在
月
中
舉
行
。
我
看
到
獲
獎
名

單
後
十
分
高
興
，
因
為
不
少
獲
獎

者
都
是
好
朋
友
，
而
且
更
有
多
位

是
我
有
份
投
票
的
，
所
以
我
打
了

多
個
電
話
祝
賀
這
班
﹁
最
佳
﹂
得
獎

者
。兩

位
最
佳
女
主
角
的
得
獎
者
都
是
我

的
心
水
人
物
。
獲
得
喜
／
鬧
劇
組
最
佳

女
主
角
的
是
李
司
棋
，
她
獲
獎
是
實
至

名
歸
。
當
我
看
畢
她
演
出
︽
金
池
塘
︾

時
，
已
經
知
道
非
投
她
一
票
不
可
，
因

為
她
在
舞
台
上
的
表
現
與
她
在
電
視
上

同
樣
精
彩
，
但
她
還
謙
稱
自
己
仍
有
很

多
不
足
之
處
。
她
同
時
更
獲
頒
﹁
跨
媒

介
表
演
藝
術
成
就
獎
﹂，
以
表
揚
她
對
舞

台
藝
術
的
支
持
。
獲
得
悲
／
正
劇
組
的

最
佳
女
主
角
是
傅
月
美
。
她
在
︽
完
不

了
的
最
後
一
課
︾
表
現
平
實
自
然
，
相

信
獲
得
很
多
評
審
的
支
持
。

同
劇
中
的
陳
桂
芬
奪
得
悲
／
正
劇
組
的
最
佳
女
配

角
，
她
的
戲
份
不
多
，
且
在
最
後
一
場
才
出
現
，
令

我
曾
經
以
為
我
看
的
那
場
演
出
是
沒
有
她
的
份
兒
。

可
見
她
即
使
戲
份
少
，
但
表
現
仍
然
矚
目
。
她
告
訴

我
，
她
因
為
有
那
麼
多
人
愛
她
而
感
到
非
常
開
心
。

喜
／
鬧
劇
組
的
最
佳
女
配
角
獎
由
中
英
劇
團
演
員
胡

麗
英
獲
得
。
我
祝
她
很
快
便
奪
得
最
佳
女
主
角
獎
，

她
非
常
高
興
地
接
受
我
的
恭
賀
，
並
表
示
會
加
倍
努

力
演
出
。
悲
／
正
劇
組
的
最
佳
男
主
角
潘
燦
良
是
頒

獎
台
的
常
客
。
當
我
看
畢
他
在
︽
心
洞
︾
的
演
出

後
，
已
肯
定
要
投
他
一
票
，
因
為
他
將
那
個
剛
受
喪

子
之
痛
的
父
親
角
色
演
得
絲
絲
入
扣
。
他
沒
有
誇
張

的
表
情
或
涕
淚
縱
橫
，
但
就
能
讓
台
下
觀
眾
感
受
到

他
的
無
奈
和
哀
痛
。
悲
／
正
劇
組
的
最
佳
男
配
角
王

耀
祖
在
︽
夜
鷹
姊
魅
︾
中
飾
演
一
名
患
有
痙
攣
的
兒

子
，
其
演
出
惹
人
同
情
。
︽
夜
︾
劇
編
劇
余
翰
廷
憑

此
劇
奪
得
最
佳
編
劇
，
電
話
另
一
旁
的
他
非
常
雀

躍
，
我
鼓
勵
他
繼
續
多
寫
好
戲
給
觀
眾
欣
賞
，
他
連

說
﹁
一
定
，
一
定
。
﹂
還
有
鍾
志
榮
憑
︽
我
和
秋
天

有
個
約
會
︾
再
奪
原
創
歌
曲
獎
，
這
位
好
好
先
生
也

是
開
開
心
心
地
接
受
我
的
祝
賀
。

這
麼
多
位
好
友
獲
獎
，
令
我
也
忙
了
好
半
天
。
其

實
還
有
數
個
電
話
未
撥
，
在
此
先
恭
喜
他
們
獲
獎
，

稍
後
再
逐
一
致
電
祝
賀
。

「最佳」得獎者
小　蝶

演藝
蝶影　

農
曆
五
月
初
五
才
是
端
午
節
，
清
明
剛

過
，
還
有
近
兩
個
月
時
間
，
未
需
那
麼
快
準

備
吧
？

今
時
今
日
一
切
講
求
快
速
，
民
間
生
活
細

節
一
般
錢
銀
交
易
亦
如
此
，
誰
也
不
會
隨
便

浪
費
時
間
心
思
在
溫
馨
的
舊
日
農
耕
社
會
生
活
細

節
上
面
。

端
午
節
除
了
得
一
天
公
眾
假
期
便
是
多
吃
兩
隻

粽
子
或
與
家
人
聚
餐
。
那
粽
子
百
分
之
九
十
九
自

街
外
商
號
買
回
，
親
手
製
粽
已
非
今
人
一
般
生
活

態
度
。

端
午
並
非
二
十
四
節
氣
其
中
一
節
，
時
間
靠
近

節
氣
中
的
芒
種
，
這
上
下
陰
雨
霏
霏
，
連
月
不

開
，
時
有
大
雨
雷
電
，
之
前
一
段
時
間
連
接
冬

寒
，
至
立
春
漸
暖
，
大
地
萬
物
少
見
太
陽
，
細
菌

滋
生
。
來
到
端
午
喝
雄
黃
酒
，
家
室
消
毒
以
防
疾

病
漫
生
，
中
國
人
千
年
習
慣
，
以
上
細
節
就
是
民

間
故
事
﹁
白
蛇
傳
﹂
也
可
得
讀
。

舊
時
鄉
間
，
生
活
隨
季
節
更
換
，
作
息
與
二
十

四
節
氣
及
各
大
節
日
流
轉
。
清
明
過
後
不
久
，
祖
母
用
竹
片

織
成
筲
箕
，
置
糯
米
讓
小
學
生
的
我
們
挑
選⋯

⋯

揀
什
麼
？

揀
出
當
中
混
雜
的
粘
米
，
務
求
純
糯
米
製
粽
子
。
這
細
活

講
心
細
手
巧
，
成
年
男
人
忙
碌
謀
生
，
這
期
間
雨
水
足
務
農

人
家
婦
女
耕
種
忙
，
餘
下
老
人
料
理
家
務
，
孩
童
下
課
及
周

末
無
事
，
功
課
做
過
一
人
一
竹
箕
將
粘
米
挑
出
。

本
來
那
心
早
已
飛
到
河
溪
、
田
基
、
禾
堂
或
魚
塘
，
無
拘

無
束
地
玩
樂
，
祖
母
一
句
話
又
定
定
坐
下
逐
粒
逐
粒
地
挑
揀

米
粒⋯

⋯

﹁
喜
不
喜
歡
吃
粽
子
？
喜
歡
？
便
乖
乖
幫
忙
！
﹂

誰
家
孩
子
不
愛
吃
粽
子
？

在
零
食
貧
乏
的
歲
月
，
正
常
三
餐
以
外
都
沒
甚
麼
雜
食
，

就
是
年
底
的
炒
米
餅
與
中
秋
的
月
餅
也
不
及
自
家
製
作
的
粽

子
吸
引
。
甜
美
的
糯
米
是
我
們
地
老
天
荒
至
愛
食
材
，
就
是

人
生
過
半
，
糯
米
雞
、
糯
米
包
、
羔
蟹
糯
米
飯
︵
南
台
灣
的

紅
蟳
米
糕
︶、
各
式
粽
子
、
南
洋
榴
槤
或
㣁
果
糯
米
飯⋯

⋯

數

之
不
完
！

我
們
家
的
鹹
肉
粽
豈
止
鹹
肉
？
冬
菇
、
鹹
蛋
黃
、
栗
子
、

乾
貝
、
綠
豆
、
糯
米
，
還
需
中
間
一
條
切
得
方
整
的
肥
豬

肉
。
花
生
粽
是
我
的
至
愛
，
綿
糯
的
花
生
蓉
內
藏
糖
醃
長
方

肥
豬
肉
條
，
蒸
熟
後
油
光
水
滑
香
滑
流
芳
，
太
吸
引
。

以
紅
豆
混
糯
米
製
成
的
紅
豆
仔
是
一
般
小
孩
的
好
滋
味
。

成
年
人
嘗
過
生
活
甘
苦
，
反
喜
歡
自
家
一
年
前
已
釀
製
私

房
㟟
水
製
作
的
㟟
水
粽
，
更
是
那
種
沒
含
甜
甜
蓮
容
，
單
純

輕
澀
的
單
純
㟟
水
加
糯
米
共
治
的
類
別
。

端午從揀米開始
鄧達智

此山
中

作為生於1970年代初的人，鄧麗君的歌能夠成
為我的兒歌，是得益於熱愛電子的父親。

最初，我們家居住在單位提供給年輕夫婦結婚
用的一大一小兩間屋子裡。後來，搬入兩大一小
的屋子。這時，我進入了小學三年級，能夠成段
成片地記住新奇、美好或者憂傷的事情了。那時
候，我們還沒有「臥室」和「客廳」這樣的詞，
每一個房間都是多功能的。我和妹妹的臥室，大
約同時也是客廳。父母的臥室，大約也就是爸爸
的工作間或書房。可是父親的東西太多了，從他
和媽媽的臥室，到那間給哥哥做臥室的最小的屋
子，都擺滿、塞滿了各種大大小小的零部件。他
要玩收音機、電視機、音箱、唱機，以及其他各
種各樣在當時侷促拮据的條件下能夠擁有的電子
產品，而且是最新的電子產品。

有一天，我放學回家，父母的臥室，我們家最
敞亮的唯一朝南的房間，高朋滿座，父親叫我：

「莉莉，來，唱首歌。」
我當時扭捏了一下，胡亂唱了兩句，因為客人

太多——其實大約也就是四五個和父親有㠥共同
興趣愛好的朋友。父親有些嚴厲地呵責了一下：

「好好地唱，大大方方的。」我只好撅了撅嘴，認
真地唱了。

唱完，父親在一個黑色的長條塑料盒子上（此
刻，我才發現它）按下了一個鍵，然後又按了一
個鍵，接㠥再按一個鍵，我的歌聲傳了出來。我

「咦」了一下，說，「這是我剛才在唱歌。」
父親的朋友們笑了。
這是我們家的第一個錄音機，也是當時第一批

上市的三洋飯盒式錄音機。
接㠥，鄧麗君也來了。
那時候，鄧麗君的歌還是翻錄的。那時候，時

間還沒有進入1980年。
我學會了鄧麗君的歌，並且在一次活動上演唱

了鄧麗君的《我心愛的小馬車》。當我歡快地唱到
「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的時候，同學們
笑了。那時的兒歌是《讓我們蕩起雙槳》之類，
不會帶有類似兒童撒嬌的口吻，大家還不習慣。

大約1983年，我初中一年級的時候，有一天回
家，看到家裡有三盒鄧麗君的原裝磁帶，非常精
美地裹㠥一層塑料玻璃紙。我當時看了看，想要
拆開，但又不敢，只好放回了抽屜。第二周回
家，又翻出這三盒磁帶，還是原封未動，就問媽
媽：「這磁帶我能聽聽嗎？」

媽媽回答，「我15元一盒買回來的，太忙了，
放在抽屜裡忘記了，你聽吧。」

我仔細地拆開玻璃紙，拿出磁帶塞進錄音機，
原版原聲的鄧麗君第一次傳了出來。我最喜歡其
中一盒的第一首歌，《漫步人生路》，粵語的，我
學會了。在我們秋遊的時候，我演唱了這首歌。
但班主任不太喜歡，說聽不懂，不知道唱的是什
麼。文娛委員解釋說，她一定要唱這首。

初中二年級的時候，我們寢室開晚會，我帶了
鄧麗君的磁帶和錄音機到寢室，室友們卻認為這
是「靡靡之音」，聽得讓人打瞌睡。

高中，我終於看到了鄧麗君《十億個掌聲》巡
迴演唱會專輯錄像帶，從表姐那裡借的。

我終於看到了「動」的鄧麗君。

原來，不僅僅是她的聲音如同「空谷幽蘭」。她
的人，也是那麼的閒雅端莊，和聲音一樣溫柔。
她舉手投足間，充滿了魅力。她的手輕輕一揮，
對觀眾說：「請您慢慢地欣賞。」——這幾秒，
我總是不停地倒回去看，這是多麼富有教養的氣
質風度呢。

表姐對東西是不太愛惜的，我不停地倒帶欣賞
㠥鄧麗君的舉止，她絲毫不阻攔。而妹妹是不允
許我倒帶的，她在父親的熏陶下，養成了愛護磁
帶的習慣。

我不管不顧，每回看到鄧麗君迷人的言行，就
倒回去再看一遍。我不僅僅被她的歌聲迷住了，
還被她不凡的氣質迷住了。

她多麼幽默啊，她和主持人的互動，令我大開
眼界。她的玩笑適度，點到為止，既輕鬆活潑，
又不失穩重雍容。

鄧麗君的台風不再了。現在的歌星常常蹙眉聳
肩擠眼淚的，沒有誰可以恢復她那樣的翩翩風采
了。情歌，總是唱述私人私情的悲歡離合，愁腸
百結，不可得又強求，哀怨，不甘心。然而她的
台風非常開闊大氣，她甜美的聲音結合㠥落落大
方的風度，一步一移，款款而行，令人㠥迷。

我過去唱《漫步人生路》，缺乏自信，眼睛低垂
㠥，沒有抬起來像鄧麗君一樣，望向觀眾，望向
可以接受鄧麗君並且欣賞她的人，更不可能如她
輕輕揮手發出邀請，說道：請大家慢慢地欣賞，
希望你們能夠喜歡。

《十億個掌聲》的開場歌就是《漫步人生路》，
雍容華貴的鄧麗君從緩緩開啟的舞台中款款而
出，令我欣賞到那遺落在舊上海，又被香港和台
灣繼承了的中國女性的現代氣質。

那時的電視，是民歌的天下。
鄧麗君區別了當時大陸的嘹亮音色，很溫潤。

在那個只有單一嘹亮亢奮音色的時代，這種柔軟

的聲音帶來了衝擊心靈的強烈力量——原來，世界
還有這樣的聲音。

鄧麗君軟糯的聲音，是我們每個人內心底都需
要的。

我們每個人都會有粘滯的時候，也許是不夠自
信，也許是需要休息——人都會累的。誰可以一直
保持那種嘹亮的音色、那種亢奮的情緒呢。恰恰
相反，我們大部分的時候，需要靜，需要接受自
己內心的纏綿並理解他人的纏綿，讓亢奮的心回
落。而人的情緒本來就是豐富的，即使在我並未
涉世的童年時代，也可以從《九月的故事》中，
聽出憂傷和不捨；從《心事》中，學會「分享」
和「分擔」的不同含義；從《阿里山的姑娘》
中，獲得熱情洋溢的性格。

那時候，愛鄧麗君是讓人惶恐的。那時候，在
城市的宣傳欄上，鄧麗君的歌一首首列出來，是
被稱為黃色歌曲的。然而，在我常常被父母呵斥
扭捏的時候，看㠥鄧麗君，可以明白，有一種女
性氣質，能夠如此雍容華貴、內斂溫婉又自信大
方。

我愛鄧麗君

■鄧麗君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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